
多撒两把菜种
◇生活空间

[盐城]张国军桃花魂
◇四时风物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
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投稿
邮箱：yzwbfanxing@163.com

[淮安]吴光辉

春雨刚过之后，西边的天
空挂满了如火如荼的晚霞，桃
花坞正静静地舒展在古淮河边
的风景里。所有的桃树全都伸
展着它们黝黑扭曲的枝条，所
有的桃花全都镇定无语地绽放
着自己的艳丽，所有的桃红全
都齐心协力地渲染着自己的精
神，仿佛在这天地之间汇聚成
一种永不离散的魂。

我推想，眼前所有的桃树
全都在用它们的肢体语言，在
对我诉说着它们抗争的人生，
否则，也就不会对我展示出扭
曲、苦痛、奋争，甚至悲壮的形态
了。粗糙、弯曲、苍劲，充满了张
力，所有粉色椭圆形的花瓣全都
在绿叶的陪衬下静静地绽放着，
显得那么坚韧，那么顽强。

桃花之美不仅其表，更在
其魂。

其实，早在《礼记》中就已
将桃列为祭祀之果，我想自己
一直固执地将眼前的这片桃花
坞看作是一个祭坛，又将这片
桃花看作是一种魂，似乎并非
无案可稽。

这片桃花坞地形突兀，黄
土堆高低起伏，桃花坞之北便
是那条举世闻名的淮河，桃花
坞之南的桃花涧则是一道深
壑，足足有十多米的深度，沟底
有一汪清澈见底有水潭。我每
次来这里时总会产生一种错
觉，以为这里不是苏北水乡，而

是大西北的黄土高坡。
事实上，这里的黄土确系

大西北的黄沙土。据相关史料
记载，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
为了阻止金兵南犯，宋朝留守
大将杜充“以水代兵”，居然扒
开了黄河大堤，造成了史无前
例的特大洪灾，一下子就淹死
了淮河沿岸20万余百姓。从此
之后的数百年，黄河夺淮的洪水
屡屡成灾，同时将黄河的大量泥
沙带给了这条淮河。我眼前的这
道桃花涧正是黄河夺淮的洪水
冲击而成的。正因为此，这片方
圆数百亩的桃花坞，一点也没有
苏北水乡的秀气，却显现出一股
大西北黄土高坡的悲壮。

关于在这片黄土高坡上遍
植桃花的起因，根据当地的一
位文史专家介绍，与孔尚任的
《桃花扇》有关。清康熙二十五
年（1686 年）八 月 ，孔 尚 任
（1648年—1718年）奉命前来
淮安治理黄河夺淮的水患，以
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结果淮
河水患并未治成，却让他切身
感受到了官场的腐败。为了排
解心中的郁闷，他实地考察了
前明遗迹，促成了他后来的传
世之作《桃花扇》的创作。后人
为了纪念孔尚任在此治理淮河
水患，又纪念他在此萌发创作
《桃花扇》的灵感，便在我眼前
的这片黄土高坡上开始栽种桃
花。由此可见，这座桃花坞从它

“黄土高坡”地形的诞生，再到
开始桃花的种植，全都充斥了
抗击外族入侵的悲壮。

千百年来，这片桃花还被
淮安人用这种精神底色连续不
断地浸染着。南宋巾帼英雄梁
红玉抗金的热血就是洒在了这
里，晚清抗英名将、为国捐躯的
关天培也是出生这里，抗战时
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也是在这
里血染沙场……

时近清明，古淮河边的这片
黄土高坡上正是桃花遍野之时，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刚过，南边
桃花涧里流淌着浸透过无数花
魂的桃花流水。笼罩在古淮河边
的晚雾更加浓郁起来了，给这片
桃林披上一层厚厚的纱，桃花便
呈现出迷朦之美来，桃花坞也就
变成了仙境一般。就这样，天地
神笔将这片桃花铸成了富有生
命底色的精魂。

桃花坞之桃花魂，是抗争
之魂，爱国之魂。

写意儿几笔红桃，补衬些翠
枝青叶，桃花有魂，分外夭夭。

老任爹从苏南过完年回来，
看看青郁郁的菜园一棵菜不
差。对我说：“去年秋天，在河坡
上多撒两把菜种，长出的小青菜
黑水鸡吃了不少。”

九十多岁的老任爹，从企
业退休，和我是熟人，耳不聋，
眼不花。一米多高的护栏，腿
一抬就跷上去了。前两年还背
着旋网打鱼，从唐响河到大潮
河，网不落空。现在不打鱼了，
在废弃的小河堤上整出一个小
菜园，种上长豆角、四季豆、黄
瓜、丝瓜、辣椒、茄子。秋天换
季，又种上大白菜、萝卜和过寒
的小青菜、芫荽。大雪节气一
到，拔了白菜、萝卜，消闲无
事，他回小区居住，就不再到菜
园去了。

去年一开春，他再到菜园拔
菜，愣了半天没有说话。菜园像
遭冰雹砸过，大部分青菜只落茎
干、芫荽还剩茬。哪方神圣偷了
菜？老任爹决心“要逮住这个
贼”。

他的临时宿舍到菜园只有
几十米远。窗户正对着菜园，他
挪开挡在窗户口的橱子，没事就
趴在窗户玻璃上向外望。元宵
节那天下午，他无意中向窗户上
瞟了一眼，十几只像小鸽子的
鸟，嘴上像裹着红布似的，从河
坡上跳上来，大摇大摆地进了菜
地，有的低头吃一口菜叶，有的
啄一口芫荽，抬起头望望，咽下

去，再低头啄菜。
这不是河里的黑水鸡吗，怎

么也吃青菜啊？听老任爹一说，
我也好奇地跑到河边看。黑水
鸡除翅膀下和尾部羽毛灰白、头
顶前部分与嘴上一大块是红色，
只露一点黄黄的嘴尖，其余全是
黑色。嗄嘎地叫，短促响亮。在
水面上跑起来，脚爪划水像有轻
功似的。

“贼”逮到了，怎么处理呢？
有的说埋栏围网；有的说在菜上
喷药。老任爹哈哈一笑：“我一
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大不
了再多撒两把菜种，长出来给黑
水鸡吃。”

暑去秋又来，老任爹在园子
里撒好菜种，又随手把六七米长
的堤坡，划松土层，撒上几把青
菜种，用钉耙耧耧。一场雨过
后，菜苗顶破土层。

黑水鸡在水冷草枯的冬天，
难觅新鲜食物，如饥人遇食，从
芦苇丛中钻出来、水下冒出来，
摇摇头，抖落身上的水珠，爬上
坡就啄菜，也不往河堤上的菜园
去了。过年后，老任爹从儿子家
回来，看着菜园里的青菜油绿粉
嫩，再望望河坡上的青菜被黑水
鸡啄得七零八落，笑得脸上的沟
壑挤到了一块。我告诉他：“任
爹啊！那黑水鸡可是国家保护
动物哦。”他一脸惊讶：“啊！我
哪晓得哦，早知道还要多撒两把
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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